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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说小 小 说

爷爷曾是地图绘制工程师，
绘了一辈子地图，对地图有着特
殊的感情。退休后，大多的时间，
就是每天对着地图默默地看，有
时还自言自语，嘀嘀咕咕不知说
些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不管
是自家人还是外来人，总要给人
家讲述地图上地名背后的故事。

其实，这些在别人听来都是
故事 ，发生在爷爷身上就是事
故。那时候，技术条件差，别说是
卫星，航空测量都还是空白，需要
带上大平仪、小平板仪、经纬仪，
实地走访、测量、标记。在河南嵩
山测量的时候，被三只饿狼盯上
了，它们嗷嗷叫着，似乎不达目的
不罢休。爷爷和几个同事当时还
是小屁孩的年纪，给吓得哆哆嗦
嗦，也没有应对之策，准备给狼当
干粮的时候，附近几个砍柴的山
民及时赶来，凭借手里的镰刀和
棍子吓退野狼。在陕西榆林，正
在工作的时候，天气突变，一时间
飞沙走石，爷爷赶紧把衣服脱下
来，打算盖到平板仪上，结果晚了
一步，望远镜的一个镜片被石头
打烂了。几乎同一瞬间，爷爷下
意识地扑到仪器上保护仪器，结
果额头上也被飞溅的镜片给划伤
了。他到当地医院治疗的时候，
认识了那里的一名护士，后来结
为伉俪。奶奶曾感激地对爷爷
说，若不是嫁给他，把她带进城
里，她早被风沙给“吃”了——她
的家乡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天都
是风沙……

这些有故事的地方，在地图
上都被爷爷的指头给摸得黑乎乎
了。可见，分享的次数有多少。

爷爷九十多岁了，时而清醒时

而糊涂，特别是奶奶去世后，免不
了唠叨他的“想当年”，大家也就
见怪不怪，没有人跟他计较。

后来，孙子小兵考上了武汉
大学，学的就是地图制图学与地
理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干的正
是地图测绘。比起爷爷，小兵这
一代的测量技术有了飞速的提
升，除了航空测量，还利用人造卫
星拍摄地貌代替测量资料，换言
之，足不出户，坐在计算机前就可
以测绘地图。

这天，小兵拿回来一张最新
的《中国地图》。

爷爷两眼放光，兴奋地说：
“赶快挂起来，挂起来！”

小兵就把那张老地图取下
来，换上了新地图。

爷爷戴着老花镜，趴在地图
上瞅起来。他一边看一边念叨：

“黑龙江，黄河，长江……小兵，
伶仃洋上咋有一座桥，新建的？”

“爷爷，这就是港珠澳大桥，
连接广州、香港和澳门的。”

“这个桥建得好，建得好！”
爷爷感慨不已，然后趴在地图上
继续一点一点地瞅，“小兵，丹江
口水库咋新增了一条支流？我
看看，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不
对吧，若是支流，到天津这里应
该入海啊。是不是搞错了？”

小兵扑哧笑了，说：“爷爷，这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南水北调？就是当年毛主
席提出的那个计划？”爷爷扑闪着
昏花的眼睛，似乎有点明白了。

“对！”小兵忙不迭地点头。
爷爷满意地点点头，接下来

又趴在地图上瞄起来。忽然，他
叫道：“小兵，榆林，毛乌素沙漠
咋没有了？是不是忘记标了？”

“是啊，毛乌素沙漠呢？”小兵
也给吓了一跳，认真地瞅了瞅地
图，然后看了看刚取下的老地图，
皱着眉头说，“爷爷，要不，咱到榆
林看一看？”

“好！古人为了绘制地图就是
实地测绘，后人常常把地图命名为
《禹迹图》，顾名思义，大禹的足
迹。绘制地图就得眼见为实，哪像
你们，唉！”爷爷说罢，又说，“只是
我的腿不当家，怕是走不动。”

“爷爷，我开车带您去。”
“中。”爷爷爽快地答应了。

爷爷退休后，几乎就没外出过。
家人多次说要带他去旅游，他都
拒绝了，说：“全中国我都跑遍了，
山山水水都在我的心里。”

小兵开车带着爷爷，一边走一
边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榆林，到
了毛乌素，望着茫茫无际的林海，
爷爷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兵忍不住说道：“爷爷，是
真的，这是绿洲，不是沙漠！”

爷爷回过神来说：“小兵，是
不是你早就知道 ，故意骗爷爷
来的？”

小兵憋住笑说：“爷爷，我是
知道，但还真没来过……现在都
是通过遥感技术来测量和绘制的。”

爷爷问：“现在的技术就这么
神奇？”

小兵点点头，用自豪的语气
说：“当然啦，通过采用人工智
能进行地图数据收集和分析 ，
目前已经能够高度自动化地生
成精度高、要素丰富的高精地
图 ，甚至道路上的虚线都能显
示出来……”

好半天，爷爷都没说话。末
了，他感慨了一句：“我也想再活五
百年，在福窝窝里还没扑腾够呢。”

中 国 地 图
□侯发山

夏把池塘填充得满当
当的，一河滩的莲池，碧水
盈 盈 ，田 田 的 莲 叶 严 丝 合
缝，看不见原先的河滩。一
张又大又圆的荷叶，就是一
把 碧 绿 的 伞 盖 ，铺 满 了 河
滩，缝隙间水流脉脉，淙淙
有 声 ，像 一 曲 优 美 的 江 南

《采莲曲》。
满河滩的宁静能过滤浮

躁之心，夏日里不时有文朋
诗友，不止一次地来此放飞
心情。漂在水面的绿色荷
叶，静浮在夏日的燥热里，
慢慢地滤去喧嚣。漂亮的河
堤向两边着意延伸，绿色的
莲叶向两边尽情铺展，蝉声
飘落得零零星星，隐藏在幽
深的树阴，天籁地籁之声是
从何处而来？各色的花儿，
填补了绿荷留下的空位。

看 不 出 风 儿 行 走 的 影
子，荷叶却分明忽上忽下浮
动，连池边纤细的小草，也
没有一丝微弱的颤动。仔细
瞅荷叶的缝隙间，有白亮点
点，一串一串的气泡咕咕冒
出。平静的水面被拨弄出涟
漪，泛起一圈一圈的绿色波
纹。弯下好奇的腰身，定睛
细细瞅去，那些刚孵化出的
小 鱼 儿 ，正 在 水 中 尽 情 嬉
戏，你看它们三五成群，穿
梭在绿叶下面的池水里，拼
力追逐着自己的快乐。

荷叶在河滩一股劲地扩
大 ，大 成 一 把 把 撑 开 的 绿
伞 ，挡 住 那 略 显 殷 勤 的 阳
光 ，荷 叶 下 面 便 是 一 片 清
凉。鱼儿躲在那绿叶下面，
丝毫感受不到夏日的灼热。

那些柔柔的水草，随水流飘
摇。鱼儿轻盈地上下追逐，
碰着荷叶的茎，碰着清水里
的几茎草，荷叶和草就不时
地微微动几下，把鱼儿的快
乐谱成曲调。

谁说夏日的莲 池 是 属
于 荷 叶 的 ，渭 河 滩 如 今 成
了 鱼 儿 的 乐 园 ，这 些 擎 着
的 绿 色 伞 盖 ，正 好 供 鱼 儿
玩捉迷藏，它们玩累了，又
正 好 静 静 地 躲 在 叶 下 ，享
受 荷 叶 漏 下 来 的 几 缕 阳
光 。“ 半 亩 方 塘 一 鉴 开 ，天
光云影共徘徊”，这儿的方
塘 哪 里 是 半 亩 ，那 是 整 整
一个河滩！方塘里荡漾的
是 清 澈 之 水 ，是 一 方 再 好
不过的游弋空间。能偶尔
看 见 ，那 团 在 绿 叶 面 上 的
雨 粒 ，像 一 粒 粒 晶 莹 的 珍
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
晃 晃 的 水 里 ，鱼 儿 调 皮 地
摇着尾巴鼓着腮憨笑。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不知
到没到渭河滩，他一眼便知
道了鱼儿的快乐，濠梁之辩
流传了那么久，这个典故里
蕴含了什么至理呢？是淡泊
名利，还是返璞归真？我在
想，庄子对鱼儿的感觉，也
许是感性的，那潺潺而流的
清水，那招摇的水草，鱼儿
自由自在地游弋，应该知足
了。鱼儿的快乐是藏不住
的，它们摇动的尾巴，把一
切告诉得完全彻底。

诚挚的鱼儿不会遮掩，
水浑时拼命钻出水面，水清
时就游来游去。一汪清澈
的 水 ，就 是 它 们 最 大 的 快

乐！绿叶上几只小虫，几根
水草，它们会快乐地相互追
逐。看着鱼儿游来游去，我
的心也随之飘摇，鱼儿游去
无影无踪，痴痴地看着田田
的荷叶，偶尔冒出一个令箭
一样的荷花，我知道“鱼戏
莲叶间”。

渭河滩的荷花是渭河滩
的，这里没有小小的莲舟，
满河滩绿色的裙裾，满河滩
的舞女正在梳妆。那纤纤的
素手不是采莲，那是用手机
在拍照，笑语是软绵绵的，
香 雾 风 情 万 种 ，诗 却 很 美
丽。新时代水务人定下的热
烈韵致，诗歌的韵脚里是一
个时代的豪情，远胜江南采
莲的盛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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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凤仪颜凤仪

有段日子不开心，把自己关
在屋里，只跟一个朋友叙了几句，
朋友突然说，把地址发来，送你点
东西。几天后便收到了一个细长
的快递，拆开一看，里面静静躺着
八九只含苞的风铃花。

风铃花在暗无天日的快递盒
里颠簸了几天几夜，重见光明时
有些没精打采，花枝上点缀的细
小的叶子干巴巴的，花苞也垂头
丧气，佝偻着腰，整幅画面疲软
又无力，就像一群受了重伤的战
士躺在病床上，再也吹不响冲锋
的号角。我轻轻取下花枝根部
保湿的纱巾和缠绕的皮筋，拿起
剪刀“咔嚓咔嚓”剪下枯萎的花
叶，然后把她们放到注满清水的
花瓶里。

这时我才得空观察她。纤细
碧绿的躯干上分出许多旁枝，每
一根枝条尽头处都长着几片细小
的锯齿状绿叶，绿叶拥簇着一粒
粒或大或小的花苞。花苞们在提
前做着绽放的练习，把自己挤成
花朵的形状，远远望去，像是枝头
挂着无数只青绿色的迷你杨桃。
水分通过根茎缓慢输送，风铃花
终于喝饱水，挺起胸膛，伸长脖
子，把头仰起来，准备对着天空高
歌一曲，也有些被沉甸甸的花苞
压弯了腰，偏又不服输地把头探

向远方。几十朵淡粉色的花苞蓄
势待发，像是过年前夜家家户户
门前的大红灯笼，提前宣告了欢
庆的到来。

突然，一朵初绽的风铃花闯
进我的视线。她小心翼翼地展开
花瓣，又不敢开得太盛，只小小地
开了口，就像扒开了一扇狭窄的
窗户向外窥视，确保安全后才敢
放心地舒展身躯。

这娇嫩的花熬过了多少颠簸

和黑暗，才等来此刻的绽放！
我心里一动。一朵花，只需

要阳光、空气和水就能生长——
可这空气要新鲜，你从来不曾见
哪一株花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畅快
盛放。在风到达的地方，他裹挟
着来自远方的问候来看她，那是
山谷里布谷鸟跃上枝头的一声低
语，是千里之外密布的黑云中洒
下的第一滴清凉的雨露，是另一
朵花跨越万水千山而来的深沉爱
慕。日暮的阳光下，你看见她轻
颤的身姿，便悄然无息地了然了
整个世界的动向。

是的，你 永 远 看 不 到 一 株
花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盛放。她
可以生长在峭壁悬崖摇摇欲坠
的 沙 土 中 ，也 可 以 顽 强 地 在 青
石 板 砖 中 挤 出 一 席 之 地 ，可 她
就是不能接受被隔绝的孤单的
生活！

世间万物，总是有了水暖才
有冰融；有了花开，才有一拥而上
的蜂蝶。世间万物总是一物推一
物，一环扣一环，每一个个体都离
不开其他个体，正是在不断的被
推动和推动中，万物不断成长。

想到这里，我拍下这朵风铃
花发给朋友。之后，我脱下睡衣，
换上衣柜里尘封的衣服，准备出
门去拜访一个朋友。

有一年，母亲去安徽弟弟家
小住了一段时日。她一回家就给
我打来电话：“从安徽给你带了一
样好吃的，你赶紧来拿！”

母亲的话语让我的心生了翅
膀，迫不及待地去见她。她解开
行囊取出了一个白色塑料袋，又
把白色塑料袋子掀开，两把嫩芽
露在我面前。母亲乘了近 6 个小
时的车，这两把嫩芽一点也没有
蔫头耷脑，还是鲜嫩嫩的模样。
它们的色很特别，不像母亲种的
小青菜那样纯粹的绿，也不像菜
园子一角的黄芽菜那么简单的
黄。它们是红绿相混的色，芽叶
的红色是枫叶的暗红，茎干的绿
倒是碧翠的绿。芽叶椭圆形状有
可爱的锯齿，像一片片有着奇异
色彩的羽毛。

我不认识这两把嫩芽，问不
识字的母亲。她说：“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菜，蓉蓉（我弟媳）给你买
的，我在安徽吃过了，香得不得
了！”我抓起它们嗅了一嗅，有一
股奇异的香味，心里有个呼之欲
出的名字，这是不是“香椿”啊？

我把母亲给的两把嫩芽叶带
回家。到家，曾做了多年农技员

的公公一眼看出：“这是香椿，我
们这里市场也有得卖，多从外地
运来，价格也贵，不是我们这里的
家常菜蔬！”

没料着，与香椿的一场缘分
是弟媳给的。弟媳打来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问：“姐，妈妈到家了
吧？我别的也没啥东西给你，就
让妈给你带了些市场上买来的
香椿、豆皮、酱菜……”她接着在
电话里指导我：“香椿切碎用来
蒸鸡蛋、炒鸡蛋都好吃，也可以拌
豆腐……”

她哪里知道我早就在多个作
家的书中看到过有关香椿的食
单，她的指导当是“温故知新”。
我把香椿芽切得碎碎的，大小仿
佛豌豆那么大，香椿切得越碎香
味越大，真是粉身碎骨的香，整个
厨房里都熏染了这香气。我取了
母亲给的土鸡蛋，敲破在瓷碗里，
把香椿芽的碎末倒进蛋液里去，
往蛋液里倒上适量的食用油，又
舀上一勺酱油，挑少许精盐均匀
地搅拌起来，上微波炉蒸，蒸出来
的鸡蛋上了桌，滑滑嫩嫩，有特别
的异香，瓷盘子不一会儿就舀了
个底朝天。

第二日把剩下的香椿接着切
碎，放在鸡蛋液里搅拌均匀，开火
烧热锅，倒油，油热，倒入鸡蛋香
椿蛋液，小火摊煎数分钟，等蛋液
成薄饼形状，用铲把鸡蛋薄饼翻
过另一面，文火继续煎上数分钟，
使铲子刃把鸡蛋薄饼切成小小的
块，装盘上桌后，饭都不吃，就吃
这香椿鸡蛋了。

吃 着 弟 媳 特 地 去 市 场 上 买
来、母亲千里迢迢背回来的香椿，
我想着张晓风写的有关香椿的文
字，作家是在说她的父母亲无所
求地给她许多的爱，就像椿树年
年给的嫩芽。而我的亲人们没有
椿树，也给予我嫩芽。这，又是一
种怎样的情意？

后来，我也去超市买过外地
运来的香椿，不知怎么回事儿，
一 样 的 制 作 步 骤 ，那 香 椿 蒸 鸡
蛋 、香 椿 拌 豆 腐 总 没 有 弟 媳 买
的、让母亲带回来的那两把香椿
的味道好！

也许不是香椿的味道变了，
只是我这个吃香椿的人的心境变
了。食物只有怀揣千般心意去
吃，才会有那份不可名状的好滋
味吧！

□颜巧霞

宠 物 的 牵 绊
□席宵扬

广南八宝广南八宝风光风光

自 幼 便 渴 望 有 一 只 宠
物，却从未实现过。作为独
生子女，我时常会感到孤独
和无聊。不过对 于 动 物 的
亲近和喜爱却并非孤独和
无聊，我常常对毛茸茸的生
物感到欢喜，对可怜的生物
感到同情。但这些都不是
我想要养宠物的理由，宠物
并不只是在孤独和无聊时
用来消遣解闷的玩物，也不
是用来满足自己心理需求
的工具，它们是有血有肉、
有思想有感知的生命，会与
我们建立深厚的情感牵绊
关系。

第 一 次 是 爷 爷 家 养 的
狗。它是一条中华田园犬，
传统称呼为“土狗”。爷爷
给它取了一个同样土气十
足 的 名 字—— 虎 子 。 乳 白
色的毛不像隔壁家的大黑
狗那么柔顺有光泽，但耳朵
尖上的绒毛在阳光下无比
漂 亮 ，让 人 想 到 春 天 的 灿
烂 、冬 天 的 暖 阳 。 我 疼 爱
它，它也喜欢我。每次我回
爷爷家，前脚刚进门，就听
到它欢快急促的脚步声和
哈气声，吃饭的时候我们默
契配合：我悄悄给它扔奶奶
挑给我的肉，它偷偷钻到桌
下狼吞虎咽。直到有一年
暑假，我回爷爷家时静悄悄
的，才知它不在了，我为此
伤心了很久。

第二次是买的一只小兔
子。小小的我每天蹲在小小
的兔子旁边，看它啃食物、打
盹 儿 ，只 是 看 着 便 感 到 满
足。它陪伴我的时间仅仅只
有一周，某天放学回家与往
常一样匆匆地去阳台，却发

现它已经叫不醒了。
第三次是一只小狗。高

三的学业压力和一些其他事
情令我十分焦虑，情绪极为
不稳定，爸爸发现我和狗狗
相处时会变得平静、开心，便
送给了我人生中最特殊的一
件礼物——六一。之所以叫
它六一，是因为在儿童节那
天它来到了我家。谁知，后
来发现它竟然是一只有严重
行为问题的小狗，即便我很
有耐心地陪它纠正，但学业
的巨大压力让我也是有些力
不从心。最终是它被送走
了 ，送 给 了 一 位 很 善 良 的
人。我相信，它是去迎接一
段更好的生活。

这次，我的小宝是一只
贪吃而活泼的小侏儒仓鼠。
仓鼠是作为观赏性宠物来养
的，想让它在手上乖乖停留，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我的小宝病了，虚弱的
小腿没有一点力气，小鼻子
一动一动，看起来令人无比
心疼。我把它放地上，它用
尽本就不多的力气，艰难地
爬到我的手心，实在没力气
了，便把头靠在我的掌心，
那种感觉很奇妙。朋友和
我带它去宠物医院，我的心
怦怦直跳，手心不断冒汗。
那天夜里很热，我分不清冒
汗的原因是因为热还是因
为紧张。

小宝浑身发冷，为了帮
它取暖，我一直把它捂在手
心里。离开医院的路上，我
不断观察小宝的情况。第一
次，它在睡觉。第二次，它还
好。第三次，它安静地靠在
我的掌心呼吸……我慢慢放

下心来，紧张的情绪得到了
缓解，这时才发觉自己早已
饿得前胸贴后背，我一手捧
着小宝，一手挡着风，和朋友
去夜市。

凌晨一点，我坐在烧烤
摊，摊开手掌，看见我的小宝
翻了个白眼，蹬直了后腿，粉
粉的爪子开始发紫，身体也
没有那么柔软了……

面对满桌食物，我毫无
食欲，好似有什么东西堵住
了自己的喉咙，想哭，却哭不
出来。

那夜，我把我的小宝埋
在了花草丛之中，站在漆黑
的夜里，想起它靠在我手掌
上眯眼急促呼吸的样子，心
里就好似被什么剜了一下，
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
了下来。

朋友说，她就是受不了
这样的分离，所以才选择不
养宠物的。可我，依然不能
拒绝下一个小宝的出现。

人 总 是 在 无 数 的 分 离
中穿梭生活，那些悲伤因为
美好而存在，即便知道风会
吹向远方，但下一次遇到风
时，我还是会张开手掌，感
受它从掌心拂过的气息和
温度……

梁凤英梁凤英 摄影摄影


